
第 ２７ 卷　 第 ６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６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６

宋国友：“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６４－７２ 页。

ＳＯＮＧ Ｇｕｏｙｏｕ，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６， ２０１９， ｐｐ．６４－７２．

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宋国友１

（１．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近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

易战是经济、战略、政治和特朗普总统本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

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围绕道义、法律、中国身份、
技术、联盟和具体公司等领域对华重点施压，中方也在相应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迫使美国

用谈判方式解决双边贸易摩擦。 从进程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塑造着贸易战的走向。 总体

上，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诱发因素，需要双

方进行严肃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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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逐渐把其竞选

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

的政策实践，对多个贸易伙伴发起贸易限制措

施。 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进

口国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成为特朗普政

府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国家。 为实现其对华经

贸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了有史以来国家

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 面对特朗普政

府凌厉的贸易攻势，中方也采取贸易反制措施，
中美经贸关系遭受重大冲击。 进入 ２０１９ 年上

半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仍然起伏不定，贸易谈

判历经多轮无果而终，美国于 ５ 月 １０ 日对华发

起第四次加征关税，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
哪怕未来中美能够最终达成贸易协定，双方战

略竞争态势更为突出。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

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中国大国崛起进程中

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本文主要分析此次贸易战

的动因、表现形式以及贸易战的影响因素，力图

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动因

要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必须要理解两国

贸易战的发生动因。 或者更为具体地说，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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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角度分析为何对华发动贸易战，
因为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是由美方单边发动，中
方被迫应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朗

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动因绝非某一单一因

素推动，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

果。 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也加入特朗普对华贸

易战的决策进程中，彼此协调或冲撞，争夺政策

主导权。 在中美贸易战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

动因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因此要动态观察，
避免在某一学科或者某一观点下僵化地看贸易

战的发生。 总体上，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存在四

大动因，每个动因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第一是经济动因。 经济动因是特朗普发动

对华贸易战的最初原因，但是在经济诉求中，又
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特

朗普希望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能够降低。 根据美

方统计，２０１７ 年美国对华有 ３７５２ 亿美元的贸易

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 ４７％。① 特朗普从

朴素但错误的经济感觉出发，认为美国对华存

在如此大的贸易逆差是一种美国对中国的单方

输血，损害了美国经济健康和竞争力的同时却

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希望对这种模式

加以改变。 从中美贸易战的初始阶段看，两国

斗争主要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 其次，特朗普

还希望能够维护美国对华长期的经济优势。 这

就带来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对华施压，包括集

中于“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

上的交锋。 再次，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 特朗

普政府推动在美国国内降税后，对华征收惩罚

性关税，试图打击中国出口，增加中国市场对外

资的不确定性，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扩大美国

国内制造业就业。 最后，为了更好打开中国市

场，维护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特朗普也希望中国

改进外资政策，降低美资准入门槛，通过取消股

份占比等要求“更为公平”地对待美资企业。
第二是战略动因。 从二战后美国维护霸权

地位的历史进程看，当崛起国在实力上接近美

国的时候，美国迟早会发动不同形式的贸易战，
以确保其经济实力不受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总

量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战略界已经

有诸多鹰派要求对华进行战略防范。② 冷战结

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大致上有“接触”和“遏
制”两种选项。 如果美国政府选择“接触”作为

对华战略的主轴，两国经贸关系更容易顺利发

展。 在此战略设计下，美国倾向于认为对中国

开放市场以及把中国纳入到其主导的国际经济

体系，有利于接触战略的实现。 如果美国政府

更加偏重于对华遏制，那么保护型的对华经贸

政策会作为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经贸关系便

会遭遇严重挫折。 近几年来，美国国内战略界

对于对华政策辩论越来越达成一个共识，即认

为美国对华所采取的接触战略基本上效果不

大，甚至是无效的。③ 竞争和博弈因此成为中美

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常
态性的，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也因此越来越呈现

出明显的保护、限制和冲突特征。④ 特朗普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这两大战

略报告短时间内的相继出炉，以及在报告中所

传递的对华战略防范基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

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建交 ４０ 年以

来的重大调整。 在战略层面，美国对华发起贸

易战的战略诉求可以细化为三条：一是要确保

实力优势，维护美国经济实力及总体实力尽可

能保持对华的竞争优势；二是要确保模式优势，
维护美国在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上的全球

吸引力；三是要确保秩序优势，维护美国在全球

经济体系以及地区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⑤

第三是政治动因。 政治诉求在特朗普政府

对华贸易战中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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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其

巩固政治基本盘的考虑。 从 ２０１６ 年的总统大

选看，五大湖及中部地区的“铁锈地带”是特朗

普的重要政治支持力量。 特朗普如果要在 ２０２０
年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在美国国内政治两极

化的格局下，必须要继续获得这些基本盘的强

烈支持。 特朗普对华打贸易战是兑现其竞选承

诺的必然要求。 如果通过对华打贸易战，能够

让特朗普向其支持者展现其维护美国利益的意

志，并且能够宣布获胜，更加能够提升其在这些

区域的支持度。 在 ２０１８ 年中期选举期间，特朗

普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等方式不断提及对华贸

易战，以显示其对华强硬和为美国利益战斗的

形象。 二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政治诉求。 在打

贸易战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认为中国

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中国对美国进行“不
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求中国按照美方

意愿进行改革。 同时，美国国内部分战略人士

认为中国离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期待越来越远，
失望感和挫败感强烈，因此也要求特朗普借用

对华贸易战塑造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总体上，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诉求不直接涉及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但是涉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的

若干方面，特别是其在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希望借助贸易战能够让中国有所调整和

转变。
第四是个人因素。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不

能忽视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强烈影响。 如果不是

特朗普当选，即便是上述因素都存在，那么中美

摩擦的主要领域可能不是在经贸领域，而是在

安全或者意识形态领域。 即使是在经贸领域，
也可能不会以这样一种反复极限施压、近乎失

控的态势出现。 特朗普个人风格对中美经贸战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特朗普是

美国二战以来唯一从商界跨入政界并当选为总

统的。 这一经历使其更为重视经贸领域，更为

看重经贸领域的利益得失，而且也更为相信自

己处理经贸摩擦的能力。 二是特朗普过于显著

的冷战思维理念。 虽然经商，但他深受经济民

族主义影响，突出美国利益优先，奉行单边主

义，现实主义导向明显。 三是特朗普反建制派

出身。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输出通常是各种力

量国内博弈的结果。 如果是建制派当选美国总

统，与各种利益集团都有或多或少联系，会更为

慎重行事。 但特朗普以政治素人面貌出现，与
华盛顿各种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联系较

少，不易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游说及制衡。 而

从其选民基础看，反全球化的“铁锈地带”成为

其政治基本盘，因此其抵御偏好自由主义的金

融圈和跨国公司的政治免疫力也较强。 四是特

朗普政府的小团体决策模式。 特朗普用管理公

司的方式管理美国政府，倾向选用忠诚度高和

执行力强的团队成员。 决策过程不透明，决策

讨论时间不充分，缺乏团队内部的平衡力量，因
此制定的政策容易过火，不确定性增加。 特别

是 ２０１８ 年春季来自于高盛的科恩辞去总统经

济委员会主任一职之后，小圈子决策模式对特

朗普经贸政策的纠偏力量更是大为削弱，其对

华经贸政策屡走极端。
应该说，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初心”在于

实现其经济诉求。 但随着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

无法迅速解决，更多的非经济因素被卷入贸易

战当中，美国国内对华战略鹰派也不断利用贸

易战不断恶化的事实，把自身的议程注入特朗

普对华经贸决策当中，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在贸易战短期无法结束的情况下，中国也不断

动态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并且采取更为有力

的应对措施。 这反过来又迫使特朗普提高赌

注，对华不断加大施压力度。 在某种程度上，中
美贸易战出现了恶性循环的不利局面，综合性、
艰巨性不断增大。

二、中美贸易战展开的主要形式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战过程中，形式多

样，多种战法并用，力求尽快打赢，迫使中国单

方答应美方的各种要求。 中国也在美方重点攻

击的方向上见招拆招，希望有效回击。 大致上，
中美双方围绕以下六方面展开了攻防。

第一，“道义战”。 特朗普对华进行经贸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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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把自身放在“得道”一方，而把中国描述

为“失道”一方。 为此，特朗普政府对内对外广

泛诉说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主张中国

通过各种不公平贸易措施，导致美国对华有超

过 ５ ０００ 亿美元的逆差。 特朗普还多次把美国

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等归咎于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 为凸显本国受害者的 “有

道”角色，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等特朗普政府

官员极力攻击中国的相关政策，认为中国对美

国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经贸政

策不公平、不对等，不利于美国公司竞争。① 特

朗普政府还指责中国强迫美资企业转移技术，
通过网络手段“窃取”美国机密，严重损害了其

利益。 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

甚至使用了“经济侵略”一词暗示中国对美经贸

行为，宣称不再“忍受经济侵略和不公平贸易行

为”。② 中方则主张，中美贸易失衡成因复杂，美
方自身消费过多、储蓄率少以及美元国际地位

等原因，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原

因。③ 即便数据上表现为美方对华有贸易逆差，
但经贸利润较多流向美国，在直接投资领域，美
国在华投资获得了巨额利润，更不用说中国稳

定持有 １ 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国债，帮助其降

低通货膨胀。 因此，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分配

整体上是大致平衡的。 美国不是受害者，中国

更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经济发

展。 为突出自身反击的道义感，中国每次都是

在美国首先发起对华关税征收之后才加以反

制，强化自身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被动属性。 然

而，从对华施压策略角度，特朗普政府对上述美

方受益面几乎不谈，一味突出其经济利益因为

中国受损的片面观点。
第二，“法律战”。 在法律领域，有两个相关

议题。 一方面是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法律基

础及中国回应。 “３０１ 条款”是美方对华贸易战

的法律基础，贸易战中美国政府对华输美产品

征税的法律依据是其 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第 ３０１
条。 基于“３０１ 条款”，特朗普政府对华进行贸

易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

进行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强制”要求

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等。 调查结

果还指控中国或是以低价获取美国的知识产

权，或是通过网络间谍“窃取”商业机密，以及通

过国家控制的对外投资“掠夺性地”对美国公司

和技术的恶意收购。④ 中方则强调切实履行知

识产权保护。⑤ 特朗普政府依据“３０１ 条款”对

华调查是典型的用国内法来对华施压。 特朗普

政府并没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机制与中国

进行双边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而是

主要诉诸国内法实施单边威胁，然后对华征收

惩罚性关税。 另一方面是中国通过国内的立法

行为以缓解美国对华进攻态势。 针对美国政府

所谓的中国不公平竞争等指责，中国全国人大

２０１９ 年春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用立法行动促进内外资企业规则统一、促
进公平竞争，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三，“身份战”。 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身份

上对中国再定义，改变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
其一，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特朗普

政府认为中国借助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了巨大

的特殊待遇和优势，逃避了本应承担的更多责

任，因此极力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希望

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做出更多

的承诺。 中国强调，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

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在也仍然是发展中

国家。 在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代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享受了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如

果不再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贸易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孔庆江、刘禹： “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

对”，《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７ 页。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１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ＵＳＴ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ｃｔｓ，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０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３０１％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人民出版

社出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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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就会超越国情而过多承担义

务，会损害自身的正当利益。 其二，美国试图剥

夺中国本可以自动获得的“市场经济体”身份。
根据中国入世协议第 １５ 条规定，中国允许其他

世贸组织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

国”做法，但明确要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１５
年后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终止。 但特朗普政府

拒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继续拒绝执行

１５ 条规定，并向世贸组织正式提交文件，反对中

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借
此对华在“双反”调查中继续采用替代国的机

制。 中方主张，第 １５ 条相关规定是中国为了入

世所接受的额外条款，具有明确的时间阶段性。
１５ 年是当时中美都同意的期限，美国如今在 １５
年之后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是违反

承诺的毁约行为，明显缺乏诚意。
第四，“技术战”。 美国主动把贸易战延伸

至技术战层面，既用技术战对华施加更大压力，
又在技术角度限制中国对美长期竞争优势，牵
制中国制造升级和技术创新。① 美国国会 ２０１８
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
ｆｏｒｍ Ａｃｔ）并得到特朗普政府批准，根据这一法

案，涉及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要预先获得

美商务部批准，包括商务部有权对该技术的出

口、再出口或转让建立管制。 法案还要求商务

部必须考虑该技术的潜在最终用途。 为提高对

华技术战的精准性和预见性，美国商务部工业

安全署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还试图扩大对华出口控制，
出台了一份更为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通知。 该

方案将把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脸
部识别和声纹技术等 １４ 类新兴技术领域列入

出口管制，其目标试图在美方所定义的关键技

术领域对华实施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维
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优势。② 中国提出，
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导致其对华巨

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方如果在这一领域

继续加强限制，只会使得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变

得更为严峻。
第五，“联盟战”。 美国试图联合欧洲和日

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

国有企业竞争中性、世贸组织改革、劳工“自由

结社”、全球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国家资本主

义、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若干

议题上结成对华“统一战线”。 特别是在国际经

贸规则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其他发达经济体，打
造基于所谓“规则”的经贸阵营对华施压。 为了

集中力量更好对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还调整

了其曾经的“多点开花、多线谈判”的贸易谈判

策略。 特朗普一度同时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施

压，并且几乎同时推进多场重要贸易谈判。 为

赢得其他经济体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支持，特
朗普政府后来悄然改变了节奏和力度，或者提

早结束贸易谈判，达成了美加墨贸易协定，或者

延后了谈判进程，比如把美欧贸易协定谈判和

美日贸易协定谈判放在中美贸易协定谈判之

后。 特朗普政府还和欧盟、日本建立起机制性

的对话机制，加强在重要问题上的对华协调。③

中国同样意识到构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积
极推动形成反对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由

贸易阵营，加强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

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对话与沟通，维护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共同反击特朗普

政府自身利益第一的国际贸易政策。
第六，“公司战”。 为配合对华贸易战，特朗

普政府还针对特定中国公司进行了精准的“点
穴战”。 一是对中兴公司的制裁。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禁
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

和技术，期限为 ７ 年。 经过 ２ 个月左右的交涉博

弈，中兴在做出了一系列的保证后，终于被解

禁。 期间中国耗费谈判资源，美国获得一定谈

判优势。 二是对福建晋华公司的禁售。 ２０１８ 年

８６

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 Ａ． Ｌｅｗｉ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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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美国商务部以涉嫌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

权为由，认定福建晋华公司从事违反美国国家

安全利益的活动，决定限制美国公司对福建晋

华的出口，并将其纳入《出口管理条例》第 ７４４
部分附件 ４ 的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还认为福建

晋华即将获得大规模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ＤＲＡＭ）的能力，未来将对其军用系统供应商

造成威胁。 三是对华为公司的打击。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扣押华为首席财

务官并寻求引渡至美国。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美国商

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 ７０ 家附

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限制相关公

司对华为出售技术产品。 面对美国对中国特定

公司的打击行为，中国政府也在公司层面发起

了反击。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政府未批准美

国高通公司对恩智浦公司的并购申请。
总体而言，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

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

对优势，对华攻势凌厉，手段变化较多，给中国

带来较大的压力。 但中方并未被美国击垮，而
是展现反击美国的决心和意志，采取各种措施

反制美国，逐渐消耗美国的耐心，塑造对美经贸

“持久战”之势，不断迫使美国回归到谈判方式

和中国解决贸易争端。

三、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影响因素

中美贸易战不断变化反复，延烧一年有余，
可谓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美之间最大的不确

定性事件。 从贸易战进程来看，贸易战的走向

受到多重因素的塑造。 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

受到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两大

因素不仅直接塑造着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还预

示着两国关系互动的新态势。

３．１　 经济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中美两国贸易战直接经济成本。 中

美贸易战对双方均带来经济成本。 这些成本大

致上可以从对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国
际贸易、就业、税收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行衡

量。 经济成本大致能够测算，中美两国对此也

均有大量研究。 例如，根据李春顶等人的研究，
一定烈度的中美贸易战可能会使得两国国内生

产总值分别下降 １．４％和 ０．１１％，贸易分别下降

４．９％和 ５．１％。① 理论上，如果一方遭受的经济

战成本巨大以致难以承受，那么就有可能在谈

判中被迫妥协让步，满足另外一方的要求，从而

结束贸易战。 不过，显性的经济成本可以估算，
但忍受经济成本的能力和意愿难以测量，其与

一国的战略承受度和政治回旋力高度相关。 因

此，只要这种经济成本不是致命性的，还必须把

两国综合的承受能力带入加以考虑。 困难的

是，对于耐受度的衡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也包括政治意志考量。

第二，其他经济相关因素。 从中美两国的

经济体量看，直接的贸易战成本对任何一方的

冲击都不是致命性的，总体上负面冲击可控。
这时，就需要分析贸易战直接经济成本之外的

其他经济因素。 具体而言，如下两个指标更为

关键。 一是中美两国短期内的经济增速。 如果

在贸易战之下，美国经济增速仍然较高，那么特

朗普打贸易战的动力更为充分，如果经济增速

下滑明显，其打贸易战的动力就相对不足。 二

是美国金融市场表现，特别是其股市表现。 本

来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和公司，也
因为股市上涨而部分抵消了可能遭受的福利损

失，因此缺少足够动力游说特朗普。 在贸易战

的阴影下，如美国股市持续上涨，特朗普对华贸

易战动力充沛；如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特朗普对

华贸易战动力不足。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表现不错，全年经济增速为 ２．９％，为 ３ 年来

９６

① Ｃｈｕｎｄｉｎｇ Ｌｉ， Ｃｈｕａｎｔｉａｎ Ｈｅ ＆ Ｃｈｕａｎｇｗｅｉ Ｌ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７，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５５７－１５７７。 关于中美

贸易战的经济影响评估，还可参考 Ｍａｒｃｕｓ Ｎｏｌａｎｄ， “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６９－ ２７３； Ｍｅｉｘｉｎ Ｇｕｏ， Ｌｉｎ Ｌｕ， Ｌｉｕｇ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ａｏｊｉｅ Ｙｕ，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
ｄｅｎ ｏｆ 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０１－１２０．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７ 卷

最高。 如果分季度看，２０１８ 全年四个季度的经

济增速分别为 ２．２％、４．２％、３．４％和 ２．２％，在经

济增速超过 ３％的时候，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更有

底气，分别在 ７ 月、８ 月和 ９ 月三次对华加征关

税。 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表现不好的第四

季度，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施压上有所缓和。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表现良好，达到

３．２％的年化增幅，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对华关税

加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股

市表现日益成为其对华贸易战决策的短期参考

重要变量。 在 ２０１８ 年前三季度，美国股市总体

涨幅明显，特朗普以为中美贸易战对美国股市

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减少了后顾之忧，对
华持续极限施压，贸易战不断加码。 到了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美国股市一改前期大涨态势，转而

大幅下跌。 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中旬，相较于 １０ 月

初最高点，标准普尔指数跌幅为 ９．７％，连连大跌

之下，标普指数已然回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初水平。
换言之，美国股市 ２０１８ 年全年的涨幅几乎全数

尽失。 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总体上也呈相似

变化趋势。 随着美国 ２０１９ 年美国股市第一季

度有所上涨，特朗普政府又无所顾忌，对华再度

施压，提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输美产品关税。
而美国股市的表现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进

程又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股市在中美贸易战期

间的下跌原因，是多重原因叠加的结果。 一是

美联储持续加息。 ２０１５ 年底以来，美联储已经

加息 ８ 次。 ２０１８ 年就有加息 ３ 次。 二是特朗普

减税红利几近消失。① 最后一点直接的经济因

素就是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走向不定。 观察

２０１８ 年以来的美国股市表现，几次大的波动与

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关系密切。 总体而言，每当

特朗普威胁或者宣布对华关税惩罚的时候，美
国股市基本以下跌为主，甚至是大跌。 例如，在
特朗普宣布对华启动 ３０１ 调查后的 ３ 月 ２２ 号和

２３ 号，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份

美股的连续大跌与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上的强

硬表态高度相关。 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美国政府决定

把 ２ ０００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从 １０％上

升至 ２５％、中国据此也宣布了对自美进口 ６００
亿美元产品加大关税报复措施后，美国道琼斯

和标普一天之内跌了 ２． ４％，纳斯达克跌了 ３．
４％。 而特朗普缓和对华贸易态度的时候，美国

股市大都会迎来上涨。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交易

时段有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初、１１ 月初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中旬。
从上述两个经济因素看，随着美国对华相

继征收 ３４０ 亿美元、１６０ 亿美元以及 ２ ０００ 亿美

元数额不等、税率不一的惩罚性关税，以及中国

基本上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贸易反制，中美贸

易战规模不断扩大，两国承受的直接经济成本

不断增加，各自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金融市

场波动日益明显，对双方累积性的负面影响越

来越大。 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如果贸易战持

续下去，中美两国没有赢家，两国经济冷战的恶

果或早或晚都要出现，美国同样会面临贸易战

的负面影响。

３．２　 政治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中美两国元首互动。 中美两国元首

在中美关系中起到引领作用，在中美贸易谈判

中的关键角色不可替代。② 如果中美两国元首

保持顺畅沟通，密切联系，解决中美贸易战的概

率就会加大；如果中美两国元首没有互动，甚至

是彼此对立，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就

会下降。 ２０１７ 年中美两国元首互动氛围良好，
实现海湖庄园、德国汉堡以及北京三次元首峰

会，达成较多共识，确保了 ２０１７ 全年中美关系

的总体稳定。 ２０１８ 年，由于特朗普威胁和推动

对华贸易战，中美两国元首互动情况并不乐观。
直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底以前，中美两国元首没有任

何见面，这不利于中美贸易战的解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份以来，中美元首有了较好的互动。 习近

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 １１ 月 １ 号进行了通话，
１２ 月 １ 日在阿根廷举行了会谈，确定了 ９０ 天的

０７

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ａｔｈ， “ Ａ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Ｈｏｗ Ｈａｖ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８．

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 经验、教训和前

景”，《美国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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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谈判时间表，１２ 月 ２９ 日再次通话。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两国元首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

４０ 周年。 两国元首的积极互动为避免中美贸易

战的恶化提供了机遇。 在总体良好的首脑互动

惯性推动下，虽然在延展的 ９０ 天谈判时间内，
中美仍未取得最终的贸易协议，但是双方都宣

布暂停征收新的关税，并且同意继续进行贸易

谈判。
第二，特朗普政府团队成员变动。 特朗普

团队成员在塑造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方面，也起

到重要作用。 特朗普团队成员在对华施压这一

总目标上没有差异，但是可以大致分为“逆差减

少派”和“结构调整派”。 “逆差减少派”主要以

华尔街出身的官员为主，包括美国财长姆努钦、
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等人。 这一派强调

对华贸易摩擦要注意对华施压的力度和规模，
不主张挑起与中美的全面贸易战争，要避免两

国经贸关系全面恶化。 “结构调整派”包括贸易

和产业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

希泽等人，主张必须利用这次贸易战的机会，迫
使中国进行根本性的经济结构和其他领域调

整。 这两派互相对立，争夺对特朗普对华经贸

政策上的主导权。 在不同的阶段，特朗普在坚

持自己看法的同时，也被不同的派别观点所塑

造。 当“逆差减少派”对特朗普有更多影响时，
中美贸易谈判较为顺利；当“结构调整派”有很

大话语权时，中美贸易谈判往往遭遇变数。 从

美方团队成员变动看，随着主张中国需要进行

“结构调整”的莱特希泽取代姆努钦成为 ２０１９
年以来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首要负责人，莱特

希泽在特朗普决策团队中的作用相对提升，而
姆努钦的地位相对弱化。 这加剧了中美贸易谈

判的困难程度。
第三，美国选举政治。 美国政治本质上是

选举政治，因此选举考虑对于特朗普对华贸易

战的影响不容小觑。 甚至有观点认为，特朗普

之所以 ２０１８ 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态度强

硬，就有着眼于中期选举的考虑。① 未来中美贸

易战走向，更要考虑 ２０２０ 年的总统大选因素。
如果特朗普认为对华打贸易战有助于其和共和

党的竞选，那么会有很强动力不断挑起贸易纠

纷、打贸易战；如果打贸易战不利于其选情，那
么特朗普对华打贸易战的动力就不足。

从美国国内选举政治的角度，可以把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揭晓的中期选举作为观察美国国内政

治及中美贸易战发展的重要观察指标。 此次中

期选举，美国政治的“三化”特征延续。 一是政

治版图固化。 民主党固守东西海岸，共和党占

据南北中的格局表现得依然十分明显。 二是政

治极化。 两党及其支持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

对立。 三是政策运行僵化。 特朗普推动的众多

国内立法议程不仅受到民主党国会的掣肘难以

落实，其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也可能受到民主党

的严厉审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三化”特征

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特征，即共和党的

“特朗普化”。 特朗普助选的绝大多数议员及州

长赢得选举，对特朗普失望或者反感的共和党

议员或者主动离任，或者遭遇选举失利。 特朗

普因此对于共和党的塑造能力更强。 就在中期

选举结束不久，特朗普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辞

职而明显没有遭遇党内的反对，表明其对于共

和党的影响力加大。 反观民主党一方，２０１６ 年

总统大选之后，尚没有看到相对出挑的政治人

物。 特别是随着“通俄门”调查结束及其结果公

布，特朗普竞选连任的不确定性减少。 只要特

朗普不遭遇颠覆性的错误或者打击，其在共和

党内部应该不会出现能够匹敌的挑战者。 在美

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下，中国更应重视特朗

普个人作用，积极推动中美元首互动。 显然，特
朗普也很清楚，中美贸易战的走势，将会塑造其

２０２０ 年的竞选结果。 特朗普希望把中美贸易协

定打造为其竞选连任的加分项，而不是“负资

产”。 中国因此要紧紧抓住特朗普，并塑造之，
争取其本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能够积极调整。
但是，同样是从选举政治出发，随着 ２０２０ 年美

国总统大选的到来，其国内各政治力量将会继

１７

① Ｆｅｎｇ Ｌｕ， “ Ｃｈｉｎａ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Ａｎ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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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拿中美贸易问题做文章，中美贸易摩擦还将

会反复出现，甚至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四、结　 语

中美贸易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

大历史交汇期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崛起国的中

国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爆发的冲突性事

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经贸领域，还会产生重大

的指向意义，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
总体而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表明中美关系有

出现结构性变局的趋向，如果双方管控不当，随
着中国经济实力愈发接近美国，中美经贸关系

越来越有从战略稳定向战略冲突发展的趋势。①

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传统的“压舱石效应”有所弱

化，而且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

双方竞争的诱发因素和斗争领域。
不过，从中美贸易战的进程也可以看出，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对华固然有打压和

防范增强的一面，但是中国应对美国施压的能

力和手段也在相应增加。 中国并不是单纯被

动挨打的一方，可以通过“打”和“谈”相结合

的策略对美施展影响，形成压力，迫使其调整

对华政策。 在中方的反制下，美国最终还是要

回到和中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其所关切

的各种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贸易战证明

了斗而不破、战为求和仍然是中美博弈的主基

调，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可能确实引发某

一方不满意之处，但其形成的巨大共同利益以

及相互确保经济伤害能力可以维系双方关系

的总体稳定。 只要中美不发生重大的战略误

判，不被极端政治势力所绑架，在经济利益的

不断交融中协调彼此定位，两国关系的和平前

景依然可期。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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